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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又有機會
去韓國訪問，其實
我是很想去看看的
。上次去韓國還是
二○○二年，已經
過去十年。而我第

一次去韓國是一九九二年，恰巧與第
二次也是相隔十年。每次去感受不同
，說來有趣。

第一次去韓國，到達首爾，看到
高樓大廈，車水馬龍，老實說有點眼
暈，心中也有點羨慕。那是上世紀九
十年代初，我國改革開放雖已十幾年
，北京也有了一些發展，但舊面貌遠
未完全脫掉。大街上跑的多是老舊的
公交車和自行車，市內及周邊尚無高
速路，有一些過街天橋，但立交橋還
很罕見，高樓大廈還是零零落落。首
爾商店商品琳琅滿目，北京更是無法
相比。一句話，北京和首爾不在一個
檔次上。

第二次去韓國是十年之後，那次
去是受韓國外務部的邀請，觀看世界
杯足球比賽。我們先到了濟州島，看
了中國隊對巴西隊的比賽，兩隊不在
一個水平上，中國隊一敗塗地。之後
我們也到首爾停留了兩天，會會朋友

，走走看看，雖然也讚賞韓國的發展，但驚異的程度
遠不像第一次。這次又隔十年去韓國，本來也想看看
首爾有什麼變化，看看那裡又有了什麼新建築，但結
果有些失望。首爾仍然是高樓林立，車水馬龍，也有
一些新建築，但在我的眼中，已經完全沒有新鮮感和
新奇感，更沒有驚異和喜悅。甚至我心中暗想： 「怎
麼還不如北京？」

果然如此嗎，我不能不進行反思。我們國家這二
十年確實大變了樣，北京在一些方面確實超過了首爾
。曾經是自行車王國的街道，現在已被高級轎車的車
流所取代。北京的車輛已突破五百萬輛，塞車的程度
超過了首爾。高速路四通八達，立交橋像一道道彩虹
，遍布城區和郊區。當年到處可見的平房，已被鱗次
櫛比的高樓所代替，豪華酒店和亮麗商廈比比皆是。
城市面貌變化就更大，道路寬闊，綠草如茵，鮮花盛
開，樹木成林。北京正在建成一座國際大都市。我對
韓國感受所以前後不同，可能就是緣於中國的迅速發
展。

不過平心而論，我們還有很多方面不如韓國。首
先是環境的治理，首爾同樣是國際都市，但空氣、環
境比北京要好得多。在街道散步，不僅樓前樓後管理
井井有條，既使走進小巷，也都乾淨整潔，不見些許
垃圾，而我們街道的邊邊角角，髒亂差十分普遍。國
民素質更是無法相比，韓國民眾尊老愛幼、禮貌至上
、熱情待人，到處可見。首爾也塞車，但堵而不亂，
而北京有時造成無秩序的擁堵，疏通要很長時間。

國家發展了，更要看到人家的長處，我們才能不
斷進步。老城不可能有很多新變化。首爾仍然是當年
的首爾，但細心觀察，也有不少變化。首爾市政府大
樓就是一幢別具一格的新建築，昔日交通繁雜的大樓
前的廣場，現在已變成一個綠草茵茵的花園。去首爾
飛機降落的仁川機場，圍海造田建成，更是十幾年前
所沒有，它管理服務出眾，連續幾年被評為世界最佳
機場。難怪熟悉的韓國朋友見到我常半開玩笑地說：
「二十年前你們見到我們是畢恭畢敬，而現在是昂首

挺胸了。」
看一件事物，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情況，也有

不同的視角，儘管它有一定道理，但也很可能是不全
面的。韓國朋友的話，值得玩味。

出版近人日記是很困
難很危險的事情。在作者
來說是暴露了自己的隱私
，對友人的腹誹；在出版
者來說是讀者不多，回不
了本。在我們這個泱泱文
化大國，即使有出版家甘

冒虧本的危險，投下人力和財力出版現當代學者和
作家的日記，這類出版物不作刪節仍然難以出版。
年來我讀了兩部近人的日記，它們是常任俠的《戰
雲紀事》及楊靜遠的《讓廬日記》，讀後的感覺是
頗有收益，又深以出版物沒能以全貌面世為憾。

歷史學家認為，研究歷史最常用的材料，首推
檔案，其次是日記，最後才是當事人的回憶。也就
是說，越客觀越少摻雜個人主觀因素的材料越近真
。日記因受個人視角的局限，權威性遠不能與檔案
同日而語，但由於作者的觀點和褒貶之情較為袒露
，對研究其人的思想有為檔案所不具備的優勢。

俄羅斯詩人、學者科爾涅依．楚科夫斯基（一
八八二—─九六九）的創作和研究似乎沒有什麼
超出常人的地方，相比之下，他的女兒利基婭．楚
科夫斯卡婭的作品比父親要更為後人矚目。他新出
的十五卷文集我只買了五卷，但在購得分別出版於
一九九七年和二○○三年的兩卷本日記（共一千二
百三十一頁）之後，卻又不避重複，毅然斥資買了
二○一一年由莫斯科散文出版社新版的三卷本日記
（共一千七百九十八頁）。我認為，楚科夫斯基日
記（一九○一—一九六九）的價值，要在他的別
的作品之上，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誠此之謂歟。
寫日記與寫回憶錄有別，能傳世的回憶錄乃苦心經
營的結果，而有價值的日記卻未必。生當大時代，
高出庸眾的見識，深厚的學養，再輔以率性而為的

寫作方法，是為楚科夫斯基日記的四大元素。
楚科夫斯基以八十七歲遐齡棄世，堪稱俄國白

銀時代和蘇聯文壇的見證人。他打十九歲時開始寫
日記，斷斷續續寫了六十多年（他是有事才記，而
不取那種流水帳式有事無事每天必寫一段的方式）
，直到重病瀕於不治時才擱筆。一門四傑（兒子尼
古拉，女兒利基婭，孫女亦即本書的編者葉連娜）
都是作家。他早年留學英國，是《草葉集》的重要
俄譯者。與眾多的俄國詩人、小說家、劇作家和畫
家時相過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後長居莫斯科遠
郊的作家村別列傑爾基洛，與大詩人帕斯捷爾納克
比鄰而居。後者獲諾貝爾文學獎後，他第一個到賀
，這與同住一地、同為作家的費定落井下石的行徑
適成對比。他較少介入政治，從思想上說，不算持
不同政見者，但又保持着自己的獨立見解，用今天
的話來說，可劃歸為自由知識分子一類人物。詩人
阿赫瑪托娃在與以賽亞．伯林對談時，對楚氏的為
人大肆抨擊，我認為有點兒言過其實了。

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六日的日記中楚氏有如下記
錄：

約瑟夫．布羅茨基來。他給我的印象是，自以
為是，甚至很自負，寫些凌亂、但不平庸的詩作。
他不曾為我的張羅表示謝意。他對英語詩歌的愛好
是佯裝的，因為他對這種語言只略窺門徑。但總的
來說，這是一個令人愉快的人。他談及安娜．阿赫
瑪托娃時充滿了敬意。

布羅茨基對楚科夫斯基譯的惠特曼評價不高，
他也直言不諱地告訴了楚氏的女兒利基婭，利基婭
轉告了父親沒有，不得而知。從這段日誌來看，老
人家對年輕詩人是不無成見的。布氏去國前英語水
平不高，這不假，他也並不隱瞞，但有一點是無可
置疑的，他對英語詩歌的愛好決不是裝出來的，不

曾認真研讀過玄學派和奧登，也就不會有他的代表
作《致約翰．多恩的大輓歌》。楚科夫斯基更想不
到，自己棄世後，這個年輕人不但寫出一手漂亮的
英語散文，而且一躍諾貝爾獎的龍門，成為二十世
紀下半葉最出色的俄語詩人。阿赫瑪托娃識拔布羅
茨基於微時的慧眼，是作為學者的楚科夫斯基所不
能同日而語的。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楚科夫斯基
的日記寫道：

……蕭洛霍夫的卑鄙發言——答我們為西尼亞
夫斯基作保的要求——為此激怒了我，我服了雙份
安眠藥仍難以闔眼。為啥柳莎要挑這個發言念給我
聽。黑色百人隊聯合制定出屠戮與摧殘知識分子的
綱領。可以想像，在這個發言之後西尼亞夫斯基的
苦役會更重。

按，這裡指的是蕭洛霍夫就作家西尼亞夫斯基
和達尼埃爾因在外國發表作品而被判處七年徒刑發
言的事。西尼亞夫斯基六十年代以筆名捷爾茨在法
國發表文學作品，事為蘇聯當局所悉，遂與作家兼
記者達尼埃爾一同被判重刑。這個案子在當時轟動
一時，當然，比之稍後在中國發生的一幕，這個
「綱領」實在是小焉者耳。不過透過這個短句，我

們不能不驚嘆詩人用詞的斬截利落。蕭洛霍夫在發
言中說： 「這兩個黑心的壞小子要是落到難忘的二
十年代就好了，那時並不按刑法典嚴格劃分的條款
判決，而是遵從革命的意識判決，唉呀，這兩個變
身有術的妖怪恐怕不會判得這樣輕。」 （藍英年譯
）《靜靜的頓河》的作者雖成了名作家，仍不脫其
契卡分子的本色，楚科夫斯基的女兒、利基婭．楚
科夫斯卡婭那篇義正詞嚴、充滿現代意識的《致蕭
洛霍夫的公開信》，即是就此而發。

二○○五年，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日記》
的英譯本，譯者是邁克爾．海姆（Michael Heim）
，此人更有名的譯作是費伯父子版的《生命中不能
承受之輕》，早年中國讀者多是通過他的譯文來讀
昆德拉。《日記》英譯僅六百餘頁，對原文有刪節
，時下非小說類俄語書籍的英譯本，每有這種現象
。我們更關心的是，海姆讀到新版日記後，可曾興
起重訂舊譯的決心？

歌詞意境 嚴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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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楚科夫斯基的日記
馬海甸

十月十六日是世界糧食
日，本地幼兒園教育兒童節
約糧食，香港還有斷食三十
小時、體驗飢餓的特別活動
。這讓我想到中央電視七台
紀錄片頻道《舌尖上的中國
》系列中的第二集：《主食

的故事》。
「主食」是個富於中國特色的說法。長期以來

，中國人日常所需的熱量百分之八十以上都來自碳
水化合物。特別是在蔬菜等 「副食」品種有限的地
區，米麵更是人們一日三餐的主要食物。黃米（糜
子）歷史最為悠久，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植物。水稻
在我國也歷史悠久，七千年前就在長江中下游種植
，目前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中國人食用稻米。小麥
原產於希臘，三千年前通過河西走廊傳到中原，現
在也成為中國人的主食之一。為了避免飲食單調，
大家巧思妙想，創造出多種形態、不同口感的主食
。聽說山西人特別擅長此道，當地的一百多種麵食
，比名目繁多的意大利麵更為豐富多彩，讓人眼花
繚亂。

按照傳統的飲食習慣，中國黃河流域以麵為主
食，長江流域以米為主食，而珠江流域的粉果、蝦
餃、燒賣都要用澄粉製作。不過，全球化也正衝擊
着這些傳統。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內地第一
家麥當勞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天安門附近開張。這
家麥當勞 「旗艦店」當時有七百個座位，二十九個

收銀台，開業第一天就接待了四萬人。以後，各地麥當勞不斷增加
，食客絡繹不絕，但它的忠實粉絲以兒童和年輕人居多，而且最吸
引他們的未必是食物的口味。除了提供咀嚼美國文化最簡單直接的
途徑，麥當勞還通過生日晚會，給孩子的小禮物，安靜清潔、適合
約會的環境等招徠顧客。但問起中老年的觀感，他們的回答多半是
：吃不飽。

麥當勞食物的熱量高，有時還很油膩，為什麼會讓人感到吃不
飽？對我父母那一代人來說，一餐不吃米飯就像沒吃過。在中式宴
席上，即使之前冷菜、熱炒、大菜、點心吃得肚膨氣脹，最後總要
來點米飯或麵條意思意思，才算吃飽。一個同齡朋友在上海某報社
工作，一日墨西哥領事館請客，她與同事適逢其會。事後問起，她
的回答也是：吃不飽。據她說，湯湯水水吃了半天，餐具換了好幾
套，肚子裡還是不踏實。最後端上來一個錫箔包裹的圓形物件，每
人一個，她以為是讓人充飢的麵包，結果拆開一看，烤土豆一個，
無鹽無糖，沒滋沒味，真是吃得 「嘴裡淡出鳥來」。

中國人對洋食品不感冒其實由來已久。過去留學生赴歐、美、
日，遇到最大的生活問題就是吃食。周作人說他的同學對日式料理
驚恨不已，因為它少油少鹽，又多生冷。錢鍾書也曾賦詩抱怨英國
人吃飯： 「嗜膻喜淡頡羹混，夷味何能辨素葷」。要是問起當年的
這些海歸，他們多半也會說西餐吃不飽。我看，非不飽也，實不好
也。《千字文》中有 「適口充腸」一條，主食既不適口，無可充腸
也是理所當然。

也不僅是中國人才飲食習慣保守，各民族都有自己偏愛的主食
。過去韓國人無論去到天涯海角，隨身必帶韓國大米。日本人一向
認為日本大米世界第一。就是我的猶太朋友，也認為麵圈貝果
（Bagel）是天下最好吃的東西。某日他看到店裡出售巧克力口味
的新奇貝果，幾乎精神崩潰，因為他們最正宗的吃法應該是加小鹹
魚（lox）和軟酪（cream cheese）同食。我是酷愛巧克力的人，
不解他反應為何如此強烈。

主
食
春
秋

馮

進

文文化化
什錦什錦

域域外外
漫筆漫筆

如如是是
我見我見

人人
與與事事

醉醉書書
亭亭

燈燈
下下集集

一
九
五
○
年
代
的
香
港
青
年
文
壇
流
行
出
版
集
體
文
集
，
除
了
一
些

由
他
們
自
行
組
合
科
款
出
版
的
以
外
，
還
有
些
是
由
出
版
社
主
辦
的
。

﹁亞
洲
出
版
社
﹂
是
當
年
極
重
要
的
出
版
社
，
他
們
曾
辦
過
幾
次
徵
文
比

賽
，
出
版
過
好
幾
冊
得
獎
文
集
，
可
惜
這
些
文
集
中
的
作
者
多
為
台
灣
學

生
而
為
本
地
研
究
者
忽
略
，
其
實
他
們
也
出
過
本
地
學
生
的
合
集
，
只
是

流
傳
不
廣
，
比
較
罕
見
。
如
今
大
家
見
到
謝
克
平
編
的
《
香
港
學
生
創
作

集
》
﹙
香
港
亞
洲
出
版
社
，
一
九
五
六
﹚
即
是
。

《
香
港
學
生
創
作
集
》
是
本
百
多
頁
的
詩
、
散
文
和
小
說
合
集
，
共
收
三
十
五
篇
作
品
，

作
者
們
多
是
中
學
生
。
編
者
謝
克
平
是
位
教
師
，
他
在
《
選
輯
者
跋
》
中
提
到
幾
個
協
助
者
：

王
紹
漢
、
余
祥
麟
﹙
余
玉
書
﹚
、
鍾
柏
愉
、
張
炳
昌
…
…
等
，
都
是
當
時
學
生
文
壇
上
經
常
寫

稿
的
精
英
，
有
編
輯
、
出
版
的
經
驗
，
是
本
集
真
正
的
實
幹
者
。

本
書
排
在
最
前
的
，
是
當
時
還
在
培
正
中
學
的
蔡
炎
培
，
他
說
要
《
為
我
們
這
一
代
歌
唱

》
，
要
唱
出
他
們
的
心
聲
。
詩
人
倔
強
地
、
默
默
地
創
作
了
半
個
世
紀
有
多
，
從
無
怨
言
，
從

不
後
悔
，
此
中
是
苦
、
是
甜
，
不
足
，
也
不
必
為
外
人
道
，
只
有
他
自
己
最
清
楚
。
散
文
中
寫

得
較
好
的
，
是
黎
明
熙
寫
南
洋
鄉
間
以
鬥
雞
來
賭
博
的
《
鬥
雞
》
，
故
事
題
材
新
穎
，
很
有
吸

引
力
：
﹁本
屆
冠
軍
﹂
雖
然
把
﹁上
屆
冠
軍
﹂
打
得
落
花
流
水
，
但
自
己
也
受
了
重
傷
，
最
終

成
了
主
人
的
美
食
。
哀
哉
！

可
以
想
見
，
﹁神
秘
人

﹂
看
到
這
封
信
時
絕
不
會
認

為
這
是
戴
乃
迭
政
治
上
的
無

知
，
其
職
業
的
直
覺
只
能
告

訴
他
們
：
這
個
英
國
間
諜
因

未
能
在
第
一
時
間
獲
取
高
層

變
動
的
重
要
情
報
而
有
些
迫

不
及
待
了
…
…
為
了
阻
止
可

能
的
情
報
外
泄
，
組
織
上
必
須
向
楊
憲
益
﹁攤
牌

﹂
，
於
是
便
有
了
上
述
要
求
楊
憲
益
﹁交

代
﹂
的
精
彩
一
幕
。

三但
當
初
讀
到
那
精
彩
一
幕
時
，
我
還

是
有
些
納
悶
：
既
然
組
織
上
已
經
認
定
楊

憲
益
是
外
國
間
諜
，
令
他
﹁徹
底
交
代
自

己
的
所
作
所
為
﹂
，
為
何
他
在
自
傳
中
又

說
﹁後
來
我
們
決
定
不
再
與
這
些
神
秘
的

同
志
打
交
道
了
﹂
，
似
乎
是
自
己
主
動
退

出
的
，
而
且
還
用
了
鄭
重
其
事
的
﹁我
們

決
定
﹂
四
個
字
。
但
通
過
以
上
的
﹁比
對

﹂
閱
讀
，
這
些

﹁納
悶
﹂
也
漸
漸
有
解

了
。

從
秘
密
工
作
的
角
度
看
，
一
旦
發
現

雙
重
間
諜
，
組
織
上
一
般
並
不
會
立
即
將

其
﹁掃
地
出
門
﹂
，
所
謂
責
令
﹁徹
底
交

代
自
己
的
所
作
所
為
﹂
，
其
最
終
目
的
還

是
意
在
讓
其
徹
底
為
己
所
用
。
也
就
是
說

，
當
時
楊
憲
益
還
是
有
可
能
繼
續
留
在
組

織
內
的
，
只
要
他
表
現
出
對
組
織
的
絕
對

忠
誠
，
努
力
做
出
﹁成
績
﹂
以
證
明
自
己

的
清
白
。
但
楊
憲
益
用
﹁路
遙
知
馬
力
，

日
久
見
人
心
﹂
以
示
與
﹁神
秘
人
﹂
斷
絕

關
係
，
可
見
他
的
退
出
絕
對
是
主
動
行

為
。

主
動
退
出
，
看
起
來
簡
單
，
其
實
不

然
。
因
為
退
出
同
時
也
意
味
着
上
述
房
子

、
票
子
等
一
系
列
工
作
待
遇
的
﹁退
出
﹂

，
這
對
任
何
人
來
說
都
不
是
小
事
，
因
此

必
須
是
鄭
重
其
事
﹁決
定
﹂
的
。
事
實
也

證
明
，
那
三
年
﹁愉
快
﹂
的
生
活
隨
着
楊

憲
益
的
主
動
退
出
而
告
終
了
—
—

過
了
一
個
星
期
，
那
位
﹁神
秘
人
﹂

﹁臉
上
掛
着
靦
覥
的
笑
﹂
對
楊
憲
益
說
：

﹁認
識
您
真
高
興
，
不
過
我
的
朋
友
、
那
位
房
主

最
近
從
國
外
回
來
了
，
所
以
說
我
們
要
把
那
座
房

子
收
回
了
，
您
看
什
麼
時
候
搬
方
便
？
﹂

也
是
在
一
九
六
○
年
，
楊
燁
高
中
畢
業
報
考

北
大
，
達
到
了
北
大
錄
取
分
數
線
，
但
最
後
被
另

一
個
分
數
不
如
他
的
幹
部
子
弟
取
代
，
他
只
能
就

讀
北
京
工
業
大
學
。

至
於
楊
憲
益
的
﹁特
供
﹂
，
那
些
煙
酒
魚
肉

等
等
自
然
也
都
﹁退
出
﹂
了
。

這
大
概
也
是
楊
憲
益
成
為
戴
乃
迭
眼
中
﹁最

好
的
人
﹂
所
付
出
的
代
價
之
一
，
也
是
很
多
人
做

不
到
的
。

但
楊
憲
益
就
這
麼
﹁決
定
﹂
退
出
了
。

不
過
，
楊
憲
益
能
﹁全
身
而
退
﹂
還
是
令
人

不
可
思
議
。
照
理
說
，
秘
密
工
作
一
旦
﹁入
行
﹂

，
並
不
是
你
想
退
出
就
能
退
出
的
，
更
不
要
說

﹁全
身
而
退
﹂
，
直
到
﹁文
革
﹂
時
才
被
投
入
監

獄
勒
令
交
代
。
這
簡
直
比
﹁反
右
﹂
時
楊
憲
益
寫

了
﹁反
詩
﹂
而
未
被
劃
為
右
派
更
令
人
費
解
。
我

曾
試
圖
用
﹁戴
乃
迭
是
英
國
國
籍
，
弄
不

好
會
造
成
國
際
影
響
﹂
來
解
釋
，
但
終
究

有
些
牽
強
。
近
日
在
﹁比
對
﹂
閱
讀
中
旁

及
雷
音
的
《
楊
憲
益
傳
》
，
讀
到
馮
亦
代

一
九
九
六
年
談
楊
憲
益
當
年
為
何
未
被
劃

為
右
派
的
一
段
話
，
才
豁
然
開
朗
：

當
時
沒
有
碰
到
他
，
是
沒
有
辦
法
。
因

為
沒
有
他
，
這
個
外
文
出
版
社
要
關
門
了

。
你
英
文
誰
搞
？
當
然
有
人
可
以
翻
譯
，

但
是
要
定
稿
，
要
修
飾
稿
子
不
能
夠
靠
外

國
專
家
，
外
國
專
家
對
中
國
的
東
西
莫
名

其
妙
。
因
為
要
用
他
，
所
以
有
人
為
他
講

了
話
。由

於
馮
亦
代
已
被
揭
曉
的
特
殊
身
份
，

現
在
來
看
，
這
段
話
應
該
是
很
可
信
的
。

而
且
從
語
氣
和
用
詞
看
，
其
中
談
論
楊
憲

益
﹁不
可
或
缺
﹂
的
那
些
話
，
很
可
能
就

是
為
楊
憲
益
講
了
話
的
那
個
人
所
說
的
原

話
。
馮
亦
代
雖
然
沒
有
透
露
那
人
是
誰
，

但
從
當
時
的
形
勢
看
，
那
人
絕
不
可
能
是

外
文
出
版
社
的
領
導
，
而
且
地
位
應
該
不

低
，
甚
至
不
在
﹁彭
真
同
志
﹂
之
下
。
而

他
所
謂
不
﹁碰
﹂
楊
憲
益
的
理
由
其
實
並

不
充
分
，
明
眼
人
都
可
以
看
出
那
不
過
是

﹁保
﹂
楊
憲
益
的
﹁託
辭
﹂
而
已
。

那
個
替
楊
憲
益
﹁講
了
話
﹂
的
人
究
竟

是
誰
，
不
好
推
測
，
只
能
有
待
將
來
解
密

了
。
但
我
直
覺
，
在
楊
憲
益
﹁退
出
﹂
秘

密
戰
線
時
，
那
人
一
定
再
次
替
他
﹁講
了

話
﹂
。由

﹁水
流
雲
在
﹂
而
﹁漏
船
載
酒
﹂
，

隨
着
楊
憲
益
那
段
秘
密
工
作
經
歷
一
路
跌

宕
起
伏
下
來
，
忽
然
想
起
他
一
九
九
四
年

接
受
雷
音
採
訪
時
說
的
一
段
話
：

錢
鍾
書
不
大
好
交
友
，
他
光
看
書
，
書
獃
子

，
不
大
關
心
政
治
…
…
錢
鍾
書
就
看
得
起
兩
個
人

，
一
個
是
向
達
，
一
個
是
我
。
他
叫
我
小
楊
。
雖

然
我
比
他
年
輕
，
可
是
對
我
還
比
較
看
得
起
。

而
我
則
想
說
，
楊
憲
益
好
交
友
，
不
光
看
書

，
也
關
心
政
治
，
但
他
還
是
個
﹁書
獃
子
﹂
。

﹁小
楊
﹂
雖
然
是
﹁最
好
的
人
﹂
，
但
﹁在
政
治

上
還
很
不
成
熟
﹂
。

二
○
一
二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
四
之
四
，
全
文
完
）

亞
洲
版
學
生
文
集
許
定
銘

由􀎠水流雲在􀎡而􀎠漏船載酒􀎡
虞非子

《香港學生創作集》

半
山
秋
光

（
攝
影
）
楊
芳
菲


